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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有位老师，曾以发现新大陆
般的气势对我们宣布：知道吗？仓颉造字
把“鱼”和“牛”弄反了，你看“魚”下面那
四点像四只脚，而“牛”下面不是条尾巴
么？后来看到关于王安石《字说》的轶闻
趣事，觉得也无非“鱼”、“牛”之类。
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和《字说》，

尤其后者，对汉字字义加以独特的王式
诠释，曾风靡一时。他得势的时候，朝廷
颁布《三经新义》，规定参加考试的人都
要宗奉其说。《字说》与《三经新义》关系
密切，王安石往往通过新的字义解释推
行自己的经学观点。
对标新立异的《字说》，很多人不买

账。但既然王氏学说成了考试标准答案，
不少人也就顺风影从。跟风者之“末流务
多新奇，浸成穿凿”，闹了不少笑话，后人
把这笔账通通记在王安石名下。对《字
说》冷嘲热讽的人很多，而这些话则大都
被说成是出自苏东坡之口。明代话本小
说《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叙，王安石论东
坡的“坡”字，说“坡乃土之皮”，苏东坡讽
刺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
又一天，王再次大谈新说，苏假装迎合：
“鸠字拆开是‘九鸟’，也有个缘故。”王欣
然请教，苏笑道：“《毛诗》云：‘鸣（原诗作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
是九个。”王安石这才知道苏东坡是在取

笑自己，恶其轻薄，就把他贬至湖州。
《字说》已佚失，但宋人的著作里还
有一些引录。“坡”、“鸠”之类故事并非
全出虚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提到
的几例，亦见于《高斋漫录》、《鹤林玉
露》、《调谑编》等书。《高斋漫录》还记
载，苏东坡看了《字说》后开玩笑：“把
‘笃’理解成以竹鞭打马，勉强说得通；
但以竹鞭打犬，又有什么可‘笑’？”
这些故事中最有“鱼”、“牛”风味

的，是“犇”（“奔”）、“麤”（“粗”）之辨。
《桯史》记载，《字说》风行天下之时，苏
东坡就指出：“相公想探微穷源，但我担
心学者们牵强附会成风。就拿‘犇’、
‘麤’两个字来说吧，牛明明比鹿粗壮，
而鹿跑起来比牛快多了，按您的说法，
这两个字岂非弄反了？”王安石无言以
对。也有记载说，这话是刘攽（贡父）说
的；刘学识渊博，性喜谐谑讽刺。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安石罢相

之后，宋廷下令禁止援引《三经新义》、
《字说》。很多“王门弟子”又紧跟形势，不
承认受王影响，《字说》当然也被不知扔
到哪里了。学术做了政治的婢女，不免这
个下场。王安石死后，张舜民做《哀王荆
公》七绝四首，其三云：“去来夫子本无
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
人人讳道是门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 王安石《字说》兴衰记
巫马期

（北京

）·好事之徒

林国卿

（台北

）·虚室小笔

嫣然

（广州

）·嫣然小厨

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18岁那年考上大学，收拾行装准备
离家的时刻，爹爹忽然忧心忡忡地说，这
娃娃，啥饭都不会做，离了家可咋办？当时
骄傲地回答：可以吃方便面。18岁的文艺
女青年，觉得柴米油盐是人间至俗的事
情，恨不能餐风饮露。爹爹听罢只有叹气。
从此开始了上大学吃食堂的日子，一

吃就是八年。原本以为自己就要过上不食
人间烟火的风雅生活，但很快，所谓乡愁，
用最不诗意的方式打败了我，从舌尖开
始。离家之后，家乡最具象的回忆，不是黄
河贺兰，不是戈壁辽阔，而是胡麻油的滋
味、油辣子的艳红、家里爹爹卤的猪头肉、
娘亲做的臊子面，心心念念的就是从小吃
惯的东西。幸好不光我一个人，宿舍的卧
谈会上，用最细致的词汇描述家乡风味，
成了隔三岔五就出现的重要议题。
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前的家信，画了

一只卤鸡腿，一碗面，回到家第一顿，这两
样吃食端然摆在桌上。假期里总是爹娘换
着花样，恨不能把半年的亏欠补上。爹爹
常说自己是“馋人爱做饭”，最擅长卤肉，
他的秘制老卤汁，讲究放一只麻雀跟鸡啊
猪啊一起卤，说是从名厨那里偷师的。娘
亲最会做面，一碗飘着红油辣子的素汤面
就是我的Comfort Food。有这么会下厨
的爹娘，我也就是挨边剥个蒜摘根葱，以
及袖手旁观。有件事至今思之不明。娘亲

喜欢用芥末拌凉菜，不是今天遍地开花的
绿色日式WASABI，而是一种黄色粉末
（后来才知那就是芥菜种子磨成的粉），娘
总是用凉开水调成糊糊，让我站在风口顺
时针搅100下，据说那样比较呛辣。很多
时候，我站在风口，一边搅芥末，一边数着
数。数着数着数忘记了，就非常纠结，要不
要从头开始。搅好了交回母亲手里，拌到
凉菜里，有时候很温和，有时候很呛辣，因
为数数数糊涂了，我也就一直疑心这手法
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这就是家
传吧。
大概就是从弄了个迷你电炉开始，在

大学宿舍里开始了自己的下厨生涯。没了
爹娘包办，一直担任打荷水台杂役的人，
竟然成了主厨，因别的女青年比我更文艺
更不靠谱。反倒方便面，真没吃过几回，只
是眼见有同学靠在宿舍倒腾方便面，买了
砖头一样大的传呼机。
工作以后置下了自己的第一口锅，第

一台灶，第一罐煤气，都是爹爹亲自监制
的。从被爹爹担足了心的小丫头，到即使
一人食也不马虎的中年人，世间滋味，苦
辣酸甜。时至今日，可以一力做出整桌家
宴，那个最想做给他吃的人，却已在天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每思及此，心痛难当。
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不如，趁青春

年少。

万象 专栏

小缇

（深圳

）·心理有术内地儿童便溺事件，再度引爆香港
和内地民众的矛盾，我想先说一件我近
日碰到的事，再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昨天我刚好也在旺角，要过马路，站

在路口等着红灯转绿灯时，突然听到有
人在说话。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有人在对
我说话，但我是一个人，又不是有认识的
人在旁边，转头看看，果真有人在对我说
话。那是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约十八
九岁的年轻人。这位中年妇女脸向我凑
过来，又说了一次：“女人街在哪里？”
我有点愣在当场，因为在我长大的

过程中，我学习到在街上向人问路，一
定会先说：“对不起，请问⋯⋯”至少也
会先说：“请问⋯⋯”脸也不会凑得那么
近，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礼貌。这位女士
说话的态度，在我们的观念中，是相当
“不礼貌”的。我还是把位置告诉了她，
但因为心里的不快，我的面容应该是相
当僵硬和别扭的。
其实我很知道原因所在，就是文化

不一样。她并非故意对我不礼貌，或者
她还认为她对我很“亲切”也说不一定，
又或者她和她的孩子也觉得，香港人这
样冷淡，真不礼貌。我心里反反复复想
着，我是否该告诉她，在这里向人问路，

应该要先说“请问”两个字；但是这样子
去“教训”一个陌生人，似乎又过分趾高
气扬，我也做不出这样没礼貌的事。
我知道很多内地同胞，是习惯了这

样说话的，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过。
然后这位内地同胞很气愤地告诉别人
说，日本人(或是美国人、德国人⋯⋯)歧
视我们中国人，我那时也没有勇气上前
告诉他——那是因为你自己先没有礼
貌，所以别人才那样对你。
这件事和儿童便溺的事，可能原因是

一样的。这些内地朋友做的事、说话的方
法，在自己故乡大家都是这样的，没有
人会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对或不礼貌，但
在香港、台湾以及其他的地方，大家都不
是这样的，于是矛盾冲突就此发生。
以前出外旅游时，旅行团的领队总

是会先告诫我们，到人家地方有什么是不
该做的，要我们注意，我不知道内地来港
的旅游团，领队会不会也这样做呢？
有人说，还好是在香港，如果到外

国让小孩在街上便溺，就更加丢人了。
在公众地方让小孩便溺总是不好的，既
不卫生也有碍观瞻，希望大家再别这么
做了，不管是在香港还是纽约、巴黎，还
是在北京、上海或自己居住的地方。

对不起，请问⋯⋯【

杜家祁

（香港

）·自由行

【 餐桌·粗布大衣
餐桌

家里难得煮了一桌丰盛菜肴，拍了相片
传给朋友观赏，朋友却不谈美食，只问那张餐
桌在哪买的？
我家餐桌不大，少见的五角形桌面，边缘

修饰弧线，全无直角直线，乍看像一张红木螺
钿圆桌，古意盎然。桌面螺钿色彩丰富，梅、
兰、竹、菊、荷各据一方，花叶间均有双鸟相
望，五张椅子靠背各有一种螺钿花样搭配桌
面，虽然手工繁复精致，价格却不贵，那原本
是大溪一家餐厅的装饰，老板见我喜欢，慷慨
顶让。
我两次搬家换了两张餐桌，这是第三张，前

头两张都可拉长，一是贴皮的硬木桌，一是玻璃

桌面的柚木桌，以往我并不特别注意它们，这回
朋友一问，倒让我细想这三张餐桌的样式，甚至
更远地想到童年的那张漆黑小餐桌。
那张长形小餐桌，桌脚很短，可以拗收在

桌底面，用餐时拉直桌脚，摆到通铺正中央，
因为桌子小，家人只能肩挤肩席地而坐，且得
分两梯次用餐，先是父母与四个男孩，后来是
三个女孩，因此我们吃饭时很收敛，总想到留
一半菜肴给姊妹们，从不狼吞虎咽吃干抹净，
但我们却常笑称，我家每餐必席开两桌。
从黑色餐桌到螺钿餐桌，从与父母兄弟

共桌到与妻女共桌，餐桌的更换代表着岁月
的更迭。如今女儿远行他乡，仅剩我与内人共
桌，她坐竹子螺钿那一面，我坐兰花这一角，
真是岁月悠悠啊。

粗布大衣

理发老妇人喜欢回忆，边剪发边对客人
说往事，情节详实仿佛翻着日记本照念，我找
她理发，就是爱听她的故事，偶然也掀开我的
童年记忆。
这回说的是她少女时在戏院前卖黄牛票，

那时她刚当学徒，一有空就到西门町几家戏台
排队买四张票，再以略高价钱售出。“能多赚一
元就是一元”，老妇人说出少女时代的生存法
则，她的故事让我想起童年也卖过黄牛票。
那一年，美国白雪溜冰团到台湾演出，全

岛轰动，如今已是台湾民众上世纪50年代的
集体记忆。蒋经国当年即邀张学良夫妇一起
观赏溜冰表演，星云大师甚至支持佛光山年

轻学员下山到高雄欣赏溜冰，舞蹈家樊洁兮
看过溜冰表演后，确信自己对舞蹈的热爱。
那年我尚未读小学，但今天仍记得寒冬

清晨被喊起床，母亲帮我裹上一件厚重的破
旧粗布大衣，跟随姊姊去高雄体育馆排队购
票。我右手紧握着大人交给我的钱，垫高脚跟
塞到售票小窗口前，轻声说“四张全票”，取到
了票即立刻交给姊姊。
连续几天清晨排队，姊姊终于带我进去

看那一片冰地，以及在冰上滑来滑去的外国
男女，我更惊讶冰上女人穿这么少的衣服。
成年后渐渐体会父母当年穷苦，否则不

会忍心在冬天早晨催我离开被窝，我日渐成
长，越是记住那冷冽的空气，也记住那件灰灰
的粗布大衣暖和地裹在身上。

幼年时，和家兄同睡一层小阁楼
上。某一晚，照例被大人抽走了木梯，熄
灯。黑暗中他的眼睛一闪一闪：“我恨爷
爷。”我大吃一惊，为什么？
“你不晓得，从前有只燕子看中咱
们家的梁，在上面做窠。我天天喜拉着
嘴。可是没几天，放学回来，窠不见了。
是爷爷举竹竿把燕子打走的，说，堂屋
里放吃饭台子的地方，鸟拉屎龌龊。”
记忆中如此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被

捞出来，是今年开春，听好友灯君提及
了家雨燕。我一点不好奇被驱走的那只
燕子是否家雨燕。但有点好奇他的宣
布：《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经专家比
对，大致可认定为常见的家雨燕；且香
港中大图书馆为家雨燕栖息地，有近
200个巢。我问，谁是专家？挠头。网上
搜，只得零星的介绍。再刨根问底。他只
好说见过一份英文资料，回头发你。
一度我以为无脚鸟出自王家卫的

杜撰。或许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红的小说
《荆棘鸟》给了他想象，或许他的确曾目
击过一种无足、迎风而飞、锦灿艳丽的
极乐鸟——并非真的无足，只是飞行时
短足藏在长长的羽毛里，不为人见到。
借电影里阿飞的独白，墨镜王说了又
说：“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
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呀飞呀，飞
累了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
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我偶作反文艺思考状，这样看来，不大

像是风鸟科的极乐鸟。
打开灯君的邮件。娇小的“house

swift”，家雨燕，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
快的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空中飞，
连饮水也只是，在飞的时候掠过水面，
抿一小口。（极不可思议的欧洲雨燕，连
交配和睡眠都在空中进行，唯有下蛋时
才降落。）它的马来西亚名 Layang
Layang，“拉呀拉呀”，仿佛杳远，似含
悲音，意思是“风筝”。足部过于纤弱，难
以着地，有些更一旦落地便无法再次起
飞。如此，家雨燕符合无脚鸟的特征了。
曾在涉县观瞻几处刻经石壁时，于

登山的沿途，见路人遍撒道旁的小圆饼
干和旺仔小馒头之类吃食，其下稀薄一
层浅黄色的小米。同行的友人说：这儿
的鸟多幸福啊，随时可以饱餐。竟巧得
很，迎面下山的人随手抄起岩石上一把
小馒头就往嘴里送。另一位友人回转身
示意：皆有点结缘豆的意思啊。
一时心有所感。思绪化作两人，一

身尚在山中，一身旋飞空中俯视。返家
后重读周作人的《结缘豆》。文中他以
为，以豆结缘的情事近已不存了，又说，
中国人看重缘，何以如此地要结缘呢？
是不安于孤寂吧。
任性浪荡的阿飞和常人不同之处，

便在不肯结缘。LayangLayang、可恨
地孤独着，从飞起的一刻注定无法落
足。谁不想回到襁褓呢？只是他一定要
返回襁褓，置身一种目光叫做“舔舐”。

【

徐棋楠

（深圳

）·果下马

家雨燕和无脚鸟

女人有态

刘斐（上海）

女人当有态，这种态不是狐媚妖佻、忸
怩作态，而是活泼轻盈之态、得体闲雅之态。
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写过一本书
叫《闲情偶寄》。其中有一章格外强调女人的
“态”。他说：“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
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
形之物也⋯⋯”他还说无“态”的女人，面容
即便姣好，先就失了七八分美；反之，面容即
便稍逊，只要风韵丰沛，也就先添了七八分
美。
香港美食家蔡澜有本谈女人的专著，叫

《蔡澜品女人》。他笔下的女人，千姿百态，美
和丑跃然纸上，令人捧腹之余又觉回味无
穷。他说：“样子普通，但有一股灵气的女人最
值得爱”；对女人颇有研究的大文豪林语堂
说：“女人的美不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贾
平凹在《关于女人》中也说：“女人的漂亮不会
永驻，女人的态却长伴终生”。这些观点大都
与李渔差不多，他们喜欢的女人具备的特点
是知性，有魅力，而美貌倒在其次。
所谓“态”是一种风韵、心性，有着清风

淡月的自然。这样的女人可能不绝色倾城，
与之偶遇，仿佛初春的风，拂过你的身边，舒
服而愉悦。比如《飘》中的梅兰妮、《浮生六记》
中的陈芸，她们姿色平平，但那份温和与端
庄，让人不由得钦敬有加。
“态”是一种气质、境界。比如在灯下读
书的女人，柔和的灯光投射出她托腮思索的
影子，宛如芝兰，让人沉醉。“回头一笑百媚
生”的娇态，仿佛是一种引诱，让人赏心悦目。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一家大户人家的千
金，后来遭遇变故，家道中落，她开始吃粗茶
淡饭，穿粗布衣裳，受尽苦难，唯一保留着以
前喝咖啡的习惯。这种优雅之态，打扮着生
活，也陶冶着自己。
“态”是一种修为、内涵。写下“半为苍生
半美人”的国学大师文怀沙是一个很喜欢美
人的人。有一次在餐馆见到一美女。老先生
正痴痴欣赏。进来一个男孩，大概是那女子
的男友，俩人言语不和，美女上前就给男孩
一耳光，嘴里还骂骂咧咧。那一刻，老先生眼
里的美女形象立刻荡然无存。
“态”要有度，把握到七分刚刚好。过了，
就有了冷硬的感觉，反倒失去了那种美。有
“态”的女人是一首诗，开放在时光深处，不随
光阴的打磨而凋谢。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
掠发，一转眼，都如蜜在流动，水在荡漾⋯⋯

蚕事

张梅 (安徽)
看甲骨文中的“蚕”字，如同一条微昂身

躯的小蚕，白胖、柔软。演变至今，上为“天”，
下为“虫”，造字时真是大有深意，天即上苍，
是苍茫宏博的自然，“蚕”为上天赐予人类的
一种虫子，万物不计其数，能以此为名，被赋
予了庄重、神圣之意。
母亲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养过蚕，当小

儿带回一小盒蚕种，比小号的针眼还要小，比
散落的尘灰也大不了多少，呵口气，也要纷纷
滚落，难寻踪迹。母亲极是细致，找来竹匾，又
和父亲去寻桑叶。桑叶对于蚕，是生命间相互
对应的给养。
城里的桑树，极是难寻，像极了《诗经》里

远去的古风，《本草》中散轶的药方。桑，如同
小镇上的民间隐士，在某个深巷，某个覆着苔
痕的院墙边。青青桑叶，在城之东，青青桑叶，
在城之西，寻之采之，忽然觉得，迟迟春日潋
滟春光中，采桑是一件多么有古意的事情。每
次采回嫩桑叶，母亲都要用湿巾揩净，蚕卧其
上，如婴孩睡于舒适的摇篮。嫩桑叶被蚕们咀
嚼，身体逐渐圆胖起来，以至于母亲半夜起来
数遍，喂食桑叶，极是怜爱。胡兰成写有《陌上
桑》，提到半夜蚕饥，母亲叫醒他，命他提灯
笼，母子二人开出后门去采桑叶。还提到有一
次家里叶尽，父亲和四哥都不在，他母亲急得
哭泣，恰好娘舅路过，一见如此，像泼水救火
一样，去其他沿山采了一担桑叶来。这些往事
道出了养蚕的艰辛，虔诚。
枇杷黄，蚕已老。待到蚕要上山，就是喂

了桑叶也不再咀食。上山，在我们乡下，指老
了长者，家人将棺木送至墓地，一路的凝重和
沉痛，这一路的送行，是阴阳两隔的永别。这
蚕上山，也是生命最后的终结，周作人写故乡
的野菜时提及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用
黄花麦果作供，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
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在蚕上山
时设祭。春天里，多少生灵拔节、飞腾、炫美，
蜂蝶们忙着诗人般抒情。蚕的一生，均囿于极
小窄的匾里，短暂的存在，除了食叶时轻微的
声响，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们也担当起
人们对它的供祭，这弱小的生命，从不起眼的
蚕种，到吐丝、结茧终结，纯粹如未曾污染的
山溪，留下万千锦缎给人间，顿时有了气象，
让人心生敬佩！
麦秸捆扎好的“山”在它们面前，蚕将吐

出的丝挂上去，缠绕成团，一丝不苟，裹住被
桑叶喂得圆滚的身躯，它们原本粉笔般的粗
的身子，慢慢消耗成柔细的长丝，直至吐尽，
无声无息，以安以宁。
母亲依旧守候，夜里起来，直等每一条蚕

都上山结茧。偶有攀不上麦秸的，轻扶上去。
虽然这样的养蚕，只是对童心的满足，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养蚕取丝。有了子女，又怜惜疼爱
子孙的父母，像极了蚕，简衣素食的一生，竭
尽所能，去付出，隐忍、勤恳，直至人生暮年。
世上做父母的，多有春蚕的情怀——不惜微
躯尽，至死，皆是无怨悔。

心理学专家说，夸孩子少用“你真棒”
这样笼统的语言。因为其弊端在于孩子被
“忽悠”久了可能会渐渐害怕失败、不耐挫
折，而且也会因不知道自己到底棒在哪里
而无所适从。
针对父母“你真棒”的简易表达太过

盛行，心理学家有如下建议：一、夸具体不
夸全部。比如，孩子帮你洗了碗，你就说
“谢谢你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很开心”，而不
是简单一句“你真棒”。孩子知道受到表扬
的缘由，也有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二、夸努
力不夸聪明。爱夸孩子聪明，会让孩子逐
渐自负，而被夸赞努力的孩子，则更有能
力迎接挑战；三、夸事实而不夸人格。“好
孩子”，是个虚无的称赞，反而容易让孩子
产生莫名的压力。当他觉得不配得到你的
赞美时，可能恰会适得其反地做你所不愿
的事情。要针对具体事情做结论，比如孩
子给你做了卡片，你说“好孩子”就不如
“你做的卡片很有特色，很美（或很有趣
味）”更具有真正的鼓励价值。
教化孩子或影响孩子，其路漫漫上下

修远。方式的好坏，无法短期内量化但可
以长期内被印证，可又无法最终得到准确
绩效考核。坊间有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
最好”的原则，可父母通常没机会看到孩
子暮年时面容是否舒展生活结构是否稳
健。所以执行者通常不会成为“在场”的终
极考核者，只能留待学者或专家们从个案
中努力提取共性，但同时信息也在大量变
线或流失。家庭内部教育和影响的前传无

法完全还原，只留得资料和不定的分析。
其实我们相信教化的意义的同时，也

是在进一步确定自己的存在性和价值感。
这两样东西可以通过影响力来检测和护
养。孩子按我们希望的长着，使我们的影
响力得以成全。若是没有异议，便皆大欢
喜。但是你一定也会看到或听到周围很多
个案：任凭你再怎么纵横捭阖、精准拿捏，
孩子就是没能给你漂亮的方式以一个漂
亮的绩效。
这时，有一句时髦的话必须登场：爱

ta，就是如其所是。这个分寸如何把握？随
波逐流，于悟得之人是种修养，于懵懂之
人是个灾难。如其所是，某种程度上也是
“随波逐流”的一个分支。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其所是的真正

含义在于对ta的天性、兴趣足够的了解、
观望和不批判，但不意味着不作为不影响
不疏导。
方式要有，但不执着，终究要给孩子

“ta只是 ta”的空间，否则得不偿失。如果
说父母不大有机会最终见证方式的优劣，
那么，来自于夫妻间的教化倒是时间短见
效快。某女一向坚信方式的价值，御夫有
道，包括常夸丈夫“你真棒”以推着他按她
的意愿前行。她的丈夫果然乖。但是一个
四十冒头的男人样貌雌化得厉害并且暗
自找人如孩童般倾诉不快乐。这是压抑和
忽略自我的后果。
太执着于对待他人的方式等于围剿

他人。

【 亲爱的，你棒在哪儿

碰上一个貌似侠客的人，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喝了一场掏光钱包的酒，就算是结成
了“生死之交”。后来真的遇到了危难，才知道侠客是冒牌的，根本不肯伸出援手。
酒桌上拍胸脯，酒醒后不认账，这样的事太多了。
这首诗讽刺了两种人，一是假侠客真无赖，一种是滥交朋友的人。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郭震郭大侠的《宝剑篇》是那个时代的“侠客宣
言”。可惜呀，是人就读宝剑篇，没谁识得真侠客。
我呢，白喝了很多场酒，白看了很多遍《射雕英雄传》。 也肆 文 / 王建明 图

崔国辅《杂诗》

逢著平乐儿，
论交鞍马前。
与酤一斗酒，
恰用十千钱。
后余在关内，
作事多迍邅。
何肯相救援，
徒闻宝剑篇。


